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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身體是人類最基本的經驗。身體部位在概念化過程中作為最基本的源概

念為喚起聯想的人類定位提供了具體的參照點，被用來理解不太具體的

概念。 

泰語身體部位名詞是一個龐大的詞群，在泰國人認識和理解外部客

觀世界過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中，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âː

「臉」和 lǎŋ「背」最為顯著，具有多義性和多重功能性，在構建時空

概念過程中運用廣泛，還可以語法化為前置詞發揮著語法功能。本文在

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內，基於擬人模型、獸身模型以及就寢模型等三

種認知模型分析了 nâː「臉」和 lǎŋ「背」構建「上」、「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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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等空間方位概念的認知過程，並基於概念隱喻中的自我運動隱喻

和時間運動隱喻分析了泰國人利用對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

念的認知動因。最後，從句法形態和語義兩個角度描述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前置詞化過程中的重新分析和語義演變。本研究

旨在通過研究身體部位來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理解世界的方

式，並致力於擴充泰語身體部位名詞的相關研究，為泰語研究和泰語教

學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關鍵詞：身體部位名詞、時空概念、前置詞化、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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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 Body Part Words nâː “Face” and lǎ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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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dy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human experience. Body parts serve as 

the most basic source concepts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conceptualization, providing specific reference points for evoking human 

positioning and being used to understand less specific concepts. 
Thai body part nouns constitute a vast group of words that play an 

undeniable role in Thai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external objective world. Among them, the Thai body part nouns nâː “face” 
and lǎŋ “back” are the most prominent, exhibiting polysemy and 
multifunctionality.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time 
concepts and can also play grammatical functions as prepositions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spatial orientation concepts such as “up”, “down”, “front” and 
“back” in nâː “face” and lǎŋ “back”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ed on three spatial orientation cogn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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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s identified as the anthropomorphic model, zoomorphic model 
and sleeping model. Additionally, it examin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of 
Thai people using opposing spatial orientation concepts to construct the 
same time concept, based on the ego-moving and time-moving metaphors. 
Finally, the reanalysis and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body part nouns nâː 
“face” and lǎŋ “back” in the process of prepositioning are describ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By examining these aspects, the 
study aims to uncover the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Thai people, enhanc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world conceptualization. This research is 
dedicated to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studies on Thai body part noun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ai language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actices. 
 
 
Key words: body part nouns, space-time concepts, prepositionalization,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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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身體是用來理解感知世界的一般工具（general instrument）（Merleau-

Ponty 1945）。De Witte（1948）也將身體作為連接內在和外在的橋樑，

如「頭」可以映射至其他概念域，產生新的義項，例如「最高部位」、「冠」

或者「高」，也可以用來理解「前部」和「河源」等非身體概念。De Witte

的研究在 Svorou（1994）和 Heine（1997）中得到了進一步的論證，他

們認為非身體概念是在擬人模型（anthropomorphic model）和擬獸模型

（zoomorphic model）的基礎上通過隱喻將身體部位映射到其他相似概念

上形成的。此外，身體部位語素（body part terms）通過語法化可以演變

為其他語法元素（grammatical elements），1特別是包括前置詞和後置詞

在內的介詞 （adpositions）範疇，同樣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身體部位

語素的語法化問題也在 Heine et al.（1991a/1991b）、Bowden（1992）、

Svorou（1994）、Hagège（2010）、Lehmann（2022）等學者的研究中得

到了討論和證實，他們一致認為身體部位語素是豐富人類語言結構和語言

使用的輸入源，並進一步指出，由於身體部位提供了人類執行身體動作和

體驗身體反應的主要手段，因此身體部位自然而然在人類行為和經驗中以

及最終在代表人類行為和經驗的語言表達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2 

現階段，諸多學者關於身體部位概念化和語法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非

洲語系和南島語系展開，而針對泰語身體部位語素的研究還屬於起步階段

（Park 2012; Tawichai 2014; Lu & Park 2019; Yao 2021; Lu & Khumsat 

2022），且大部分停留在身體部位語義表徵或特定身體部位語義轉移的分

析上，認知視角下探究概念構建認知動因的理據研究還相對較少，相關研

究也主要圍繞概念隱喻或概念轉喻現象的描述和歸納總結上，並未詳細闡

述概念形成的認知過程，並未對概念構建過程中出現的變異現象做出合理

的解釋。基於上述前人研究，本文將從概念化和語法化兩個角度討論泰語

 
1 身體部位語素通過語法化可以演變為多種語法元素，如身體部位語素→反身標

記（reflexive markers）（Amiridze & Leuschner 2002；Evseeva & Salaberri 2018）；

身體部位語素→分類詞（Park 2012; Tawichai 2014; Lu & Park 2019）；身體部位語

素→介詞、副詞、從屬詞和人稱代詞（Gebreyes 2014）；身體部位語素→工具格標

記（Instrumental case markers）、方位格後綴（locative suffix）（Sreekumar 2013）

等。 

2 在 Heine 與 Kuteva 等學者共同編著的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語

法化的世界詞庫）一書中，關於與語法類別演變有關的四百多個過程的討論中納入

了大約十六個身體部位語素作為語法化源概念的語言範例（參見 Kouteva et al. 

2019）。此外，Heine et al.（1991b: 123ff）提到，身體部位語素主要語法化為介詞，

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名詞也可能演變成人稱代詞，甚至數詞。 



96 《外國語文研究》第三十九期 
 

 

 
 
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被用作表達空間概念的隱喻載體，

從身體部位映射到空間方位概念，又成為表達時間概念的隱喻載體，從空

間方位概念映射到時間概念的過程中概念構建的認知心理操作過程。與此

同時，本文將針對個體在利用 nâː「臉」和 lǎŋ「背」構建空間概念過程

中誘發的變異現象和對立的空間概念在時間概念化過程中的一致性展開

討論，分析其認知動因。 

首先，我們在梳理語料時發現，泰國人會利用身體部位名詞 nâː 「臉」

和 lǎŋ「背」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所表達的空間方位可能存在指稱

點的差異。lǎŋ「背」既可以在例（1）中表達「後」的空間概念，也在例

（2）中表達是「上」的空間概念，亦可以在例（3）中表示「下」的空間

概念。 

 

 

 

 

nâː「臉」在例（4）可以表示「前」的空間概念，也在例（5）中表

示「上」的空間概念。 

 

 

 

 

在此基礎上，nâː「臉」和 lǎŋ「背」還進一步將空間概念作為隱喻

載體概念化時間概念。在這一過程中，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前」與「後」

概念可以構建同一時間概念域，即 nâː「臉→前」和 lǎŋ「背→後」均可

（1） lǎŋ hɔ̂ːŋ 

 背→後 房間 

 房間後 

  

（2） lǎŋ tûːjen 

 背→上 冰箱 

 冰箱上 

  

（3） lǎŋ pòk 

 背→下 封面 

 封底 

（4） nâː bâːn   

 臉→前 家   

 家前   

    

（5） phrítthaj roːj nâː khâːwtôm 

 胡椒 撒 臉→上 粥 

 在粥上撒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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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來認知或理解未來或尚未到來的時間概念。這與沈家煊（1999:182）

所述並不符，他提到，「前表未來、後表過去」源于人類的生理基礎，「前」

為正向詞，「後」為負向詞。據此，「前表未來、後表過去」應出現頻率最

高，使用面最廣。這與泰語 nâː「臉→前」和 lǎŋ「背→後」概念化時間

域的情況並不一致。 

我們初步認為，導致了相互對立的空間概念形成同一時間概念可能是

因為概念化視角略有不同而造成的。正如例（6）與例（7）所示，nâ 「ː前」

和 lǎŋ「後」空間概念與 wan「天」結合構成表時間概念的複合名詞 wanlǎŋ

「以後」和 wannâː「以後」用來表達将来的時間概念。 

 

（6） wan lǎŋ càʔ maː jîam ʔìːk 

 天 背→後 助動詞 來 拜訪 再、又 

 以後再來拜訪。 

  

（7） wan nâː càʔ maː jîam ʔìːk 

 天 臉→前 助動詞 來 拜訪 再、又 

 以後再來拜訪。 

 

又如例（8）與例（9）所示，nâ 「ː前」和 lǎŋ「後」空間概念與 kʰraːw

「次」或「回」 構成複合名詞 kʰraːw lǎŋ「下次」和 kʰraːw nâː「下

次」用來表達将来的時間概念。 

我們從例（8）與例（9）可以看出，nâː「前」和 lǎŋ「後」即使不

與表將來的助動詞 càʔ 共現，也能夠獨立表示将来的時間概念。這似乎

說明泰語中 nâː「臉→前」和 lǎŋ「背→後」通過語義擴張，已經充分融

入到了時間概念的表達中，使得時間的表達不僅依靠語法時態標記，也依

靠 nâː「前」和 lǎŋ「後」所構建的時間概念。 

 

 

 

 

最後，我們從共時的視角發現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

亦可作為前置詞被廣泛使用。 

例（10）中，nâː和 lǎŋ 作為名詞，指代身体部位的臉部和背部。 

 

（8） kʰraːw lǎŋ jâː tʰam bɛ̀ːpníː 

 次 背→後 禁止 做 這樣 

 下次別這樣做。 

  

（9） kʰraːw nâː jâː tʰam bɛ̀ːpníː 

 次 臉→前 禁止 做 這樣 

 下次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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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中，nâː和 lǎŋ 與無生命（inanimate）物體名詞 rót「車」

結合，逐漸從自由語素演變成領屬關係式結構的中心語，用於描述物體整

體與部分之間的領屬關係，並對物體子部位（subpart）進行空間分佈定

位，指車輛的不同子部位。3 

 

 

 

例（12）中，nâː和 lǎŋ 同样作為領屬關係式結構的中心語，與處所

名詞結合，將處所的空間範圍劃分為具有特定功能或特性的子區域。如

nâː與 bâːn 結合，指家的前面區域，也就是接近或面向道路的部分，即

人們通常所說的家門口。lǎŋ 與 bâːn 結合，指家的後部區域，即家的私

密或不直接面向公共道路的部分。 

 
3  任何語言都有將具有無生命屬性的物體視為人的擬人隱喻（Perekhvalskaya 

2011；Lakoff&Johnson 1980），也就是說，個體會利用身體部位（也可能包括動物

的身體）來描述和理解嚴格意義上來說沒有身體的物體。比較常見的擬人隱喻有山

是人(A MOUNTAIN IS A PERSON)、房屋是人類身體（HUMAN BODY AS HOUSE）

等，上述隱喻都將身體的“解剖結構”概念化為具有無生命屬性的山和房屋的解剖結

構。尤其在米斯特克語（Mixtec）和其他奧托-曼格語言（other Oto-Manguean 

languages)在人類身體部位作為無生命物體的子部分（HUMAN BODY PART AS 

INANIMATE OBJECT SUBPART）隱喻認知機制的推動下，幾乎所有的身體部位語素

都可以用來描述房屋結構框架中的各個組成部分，身體部位與房屋結構的子部位

之間跨域映射了所有可能特徵，如 dhó'òvè'è 耳朵+房屋>煙囪、dhíkí vè'è 頭+房

屋 >天花板/屋頂、núú vè'è 臉+房屋>建築物或物體的前部等。 

（10） kʰǎw nâː mɯ̌an pʰɔ̂ː 

 他 臉 像 爸 

 他長得像爸爸。 

  

 mɛ̂ː tʰamŋaːn con pùat lǎŋ 

 媽 工作 副詞 疼 背 

 媽媽工作到背疼。  

（11） nâŋ lǎŋ rót kràʔbàʔ  

 坐 後 車 皮卡  

 坐皮卡車後面。  

   

 tìt klɔ̂ːŋ nâː rótː  

 安裝 攝像頭 前 車  

 安裝車前攝像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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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nâː bâːn miː tônmáj  

 前 家 有 樹  

 家門口有樹。 

  

 lǎŋ bâːn miː sǔan pʰàk 

 後 家 有 園 菜 

 家後面有菜園。  

 

例（13）中，nâː和 lǎŋ 作為前置詞，描述兩個地標之間的具體空間

位置關係。這種表達方式有效地利用了前置詞 nâː和 lǎŋ 精確地表達一

個地標相對於另一個地標的位置，提供了關於兩個地標之間空間的直接資

訊。nâː用於表明火車站位於學校的前面，而在第二個句子中，lǎŋ 則說

明火車站位於學校的後面。 

 

 

在普遍的意義上，概念域的轉換往往會觸發語言表徵結構的變化。從

例（10）的身體部位名詞（noun）演變為例（11）與例（12）的領屬關

聯式結構的中心語（head of genitive construction），再演變為例（13）前

置詞（preposition）的過程中，nâː「臉」和 lǎŋ「背」逐漸喪失名詞性

特徵，獲得一個新的語法功能，這是前置詞化的現象。此外，如例（14）

所示，lǎŋ 「背」被概念化為時間域時，語言表徵結構會進一步發生改

變，成為一個引導從句的連詞。
4
 

 

 
4 但在本文，我們只討論前置詞化現象，前置詞外的進一步語法化將不再本文涉

及。 

（13） sàʔtʰǎːniː rótfaj jùː nâː roːŋrian 

 站 火車 在 前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前面。  

   

 sàʔtʰǎːniː rótfaj jùː lǎŋ roːŋrian 

 站 火車 在 後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後面。  

（14） lǎŋ lɤ̂ːk rian càʔ paj tʰam 

ŋaːn 

pʰíʔsèːt 

...之後 結束 學習 助動詞 去 工作 特殊 

 放學之後，去做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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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語言現象，本文擬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內，總結歸納泰

語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空間概念和時間概念形成的認知

機制，探究泰國人利用單一身體部位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以及對立的

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念的體驗認知過程，並討論身體部位詞 nâː

「臉」和 lǎŋ「背」前置詞化現象，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體系的特

殊性，擴充泰語身體部位詞的相關研究，給其他研究者提供參考，為泰語

研究和泰語教學實踐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貳、概念化和語法化的相關性 

概念是人類通過認知機制形成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結果。所謂

概念化是指發話人或受話人思維意識中概念形成或被啟動的過程。

Langacker（1990:2–3）提出，語義等同於概念化（meaning is equated with 

conceptualization），強調語義不是客觀已定的，而是語言運用者人為地建

構出來的（張繼文 2016）。而語義和語法又是密不可分的，語法是概念內

容的結構化，語義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語法（劉晉&秦裕祥 2013）。此外，

石毓智（2006）認為，概念化是一個民族如何把認識外在世界的成果用詞

語固定下來的一種認知行為。人類通過認知能力對外部世界進行概括分類，

並把認知的結果用語言形式編碼（劉晉&秦裕祥 2013）。也就是說，概念

化的結果會體現在語言表徵結構上，導致語言表徵結構發生改變，進而影

響到與詞語相關的語法行為，致使語言表徵結構的語義發生轉變,其功能

發生演變，即所谓的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可將其視為是概念化

在語言表徵結構上的顯現過程。 

Sapir（1921）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提出人類經驗的具體性是有限

的，最豐富的語言資源也是受限的，具有語言使用能力的人類必然需要以

具體或半具體的想法為功能仲介，通過隱喻和轉喻等人類認識和理解外在

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化認知機制將無數概念放在某些基礎概念之下，

以一個具體的概念為參照點來理解不太具體的概念，從最接近人類經驗的

概念化域通向更遠的概念域，也就是說具體清晰外形或清晰結構的經驗被

用來概念化具有不太清晰外形或不太清晰結構的經驗，以物理經驗來理解

非物理經驗，以空間經驗來理解時間經驗，以時間經驗來理解因果，以物

理過程或空間關係来理解抽象關係。因此，人類對以前沒有表述方式或需

要新的表述方式的概念，通常會利用已經存在的語言形式或結構去表達新

概念，構建新義項，創造新的語法運算式（Heine 1997），而很少會通過

符號主義或構詞的方式去借用或者創造新的概念、義項或語法成分。 

不管是概念化還是語法化，其本質是自我中心的（anthropocentric）

（Heine 1997）。這種觀念與 Lakoff & Johnson（1999）所主張的「體驗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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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embodiment）」非常相似，以身體和體驗作為衡量和認知周邊事物的

標準，以此為根據理解存在於外部環境裡的新事物和抽象性物件。Lim

（2008）也提到語言並非是單純依靠聲音形式和意義的對應關係而任意

形成的符號體系，而是擁有身體和具備對外部事物進行感受、思考和判斷

心智的語言使用主體與外部世界環境相互作用過程中，以體驗為基礎獲得

的傳達手段。因此，身體和體驗可以說是概念化的基礎，語言的使用則是

概念化的表徵體現。 

參、空間與時間概念化的普遍性 

人類熟悉其身體。在概念構建的認知過程中，人們所採用的基本認知手段

是隱喻，身體則是概念認知的原型，以自己所熟悉的身體部位為參照來認

知或感受其他領域的抽象概念，並且傾向於通過身體部位來認知空間方位

（spatial orientation），空間方位範疇概念的構建亦是人類最初認知的開

始。Goldap（1992）、Svorou（1994）和 Heine（1997）等諸多學者研究

表明絕大部分的語言都有利用具體的人類身體部位來表達較為抽象的空

間方位概念的現象，並指出「前」、「後」、「上」、「下」、「裡」、「外」等基

本空間方位概念的認識絕大多數都源於身體部位，同時這種發展是語言很

普遍的演變過程。 

在墨西哥猶加敦馬雅語（Yucatec Maya language）、佐齊爾語（Tzotzil 

language）和冰島語（Icelandic language）等語言中，表達空間方位「後」

的概念是從身體部位「背」延伸而來的（Heine 1997；Heine & Kuteva 2003）。

庫泊陀語 kúu「頭」演變形成「在...的上方」，表空間方位「上」的概念，

莫雷語 pugha「肚子」、西非約魯巴語 inú「腹部」、墨西哥 Valley Zapotec 

làa'iny「胃部」演變形成「在...內」，表空間方位「裡」的概念（Dingemanse 

2006；Lillehaugen 2004）。此外，Heine（1997）研究非洲語系及南島語

系結果顯示，「頭」、「臉」及「肩」常會延伸出「上」的意義，「臀部」、

「腳」延伸出「下」的意義，「臉」、「眼睛」、「前額」延伸出「前」的意

義，有時「嘴」、「頭」及「肚子」也會發展出「前」的意義，「後」多由

「背」發展而來，有時也會由「臀部」、「肛門」發展而來，「裡」大部分

由「肚」發展而來，少數由「心」或「手掌」而來。由此可見，由某些身

體部位名詞由於蘊含相對位置義，延伸出空間方位概念的概念化途徑在人

類語言中是普遍的現象。 

在空間方位概念的基礎上，人類會進一步運用方位思維來思考和理解

時間等更加抽象的概念。從人類認知客觀時間的順序來看，總是空間域先

於抽象的時間域，人類思維的普遍特性是能系統地使用空間概念來隱喻時

間概念（邱湘雲 2012），人類對空間的認識早於對時間的認識，空間相對

而言比時間更具體可感。從語法化的角度來看，身體部位語素語法化為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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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空間的詞，後者進一步語法化為時間詞也是普遍的過程，例如，冰島語

身體部位名詞 bak「背」語法化為（að）bak（i）「在...後面」，又進一步

語法化為 bak（i）「在...後」（bak jól-um 「在耶誕節後」）（Heine & Kuteva 

2003），這一過程運用了隱喻策略以空間概念範疇來理解或認知相對抽象

時間概念範疇。 

肆、nâː「臉」和 lǎŋ「背」空間方位概念的認知識解 

身體是空間方位概念形成的重要概念來源。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通常涉及

到一種隱喻轉移和語法化的過程。人體可以是一個模型或來源，這就是所

謂的擬人模型（anthrop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8），也可以參照

動物身體，在這種情況下，就使用了擬獸模型（zo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1），也被稱為牧人模型（pastoralist model）（Svorou 1994:74）。圖

1 和圖 2 說明了這兩種模型之間的區別。 

 

 

圖 1：擬人模型（anthrop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8） 

 

圖 2：擬獸模型（zoomorphic model）（Heine 1997:41） 

 

如圖 1 和圖 2 所示，基於擬人模型（圖 1），人類的身體部位「背」

可以用來構建空間方位「後（back）」，而基於擬獸模型（圖 2），動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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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部位「背」可以用來構建空間方位「上（up）」。在擬獸模型（圖 2）

中，動物的身體部位「頭部」還可以構建空間方位「前（front）」，而在擬

人模型（圖 1）中，人類的身體部位「頭部」可以構建空間方位「上（up）」。

動物的身體部位「腹部」在擬獸模型（圖 2）中可以構建空間方位「下

（down）」，而在擬人模型（圖 1）中人類的身體部位「腹部」可以構建空

間方位「裡（in）」。 

Heine（1997:40）提到，擬獸模型（圖 2）從未單獨使用過，如果使

用該模型的語言也將使用擬人模型（圖 1）。有些語言基於擬人模型（圖

1），人類的身體部位「頭部」、「肋骨」和「腹部」可以構建「前（front）」、

「側（side）」和「裡（in）」等空間方位，而「臀部」則基於擬獸模型（圖

2）可以構建空間方位「後（back）」（Svorou 1994:75）。 

本節將圍繞擬人模型和擬獸模型討論泰語身體部位 nâ 「ː臉」和 lǎŋ

「背」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 

 

一、lǎŋ「背」→後（back） 

在泰語中，lǎŋ「背」最初指的是身體部位的背部，但 lǎŋ「背」並不局

限於描述身體部位。泰國人還能通過將 lǎŋ「背」應用於各種物體、環境

和處所中，並基於擬人模型的思維方式來理解空間關係，構建了「後

（back）」的空間方位概念。 

 

（14） lǎŋ bâːn 

 背→後 房屋 

 房屋後面 

  

（15） lǎŋ tʰɛ̌ːw 

 背→後 隊伍 

 隊伍後面 

  

（16） lǎŋ rót 

 背→後 車 

 車後面 

  

（17） lǎŋ hɔ̂ːŋ 

 背→後 房間 

 房間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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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ǎŋ「背」→上（up） 

在許多文化和語言中，人們常常從觀察動物形態及其行為和習性中汲取靈

感，以此來抽象化並構建複雜的概念，其中包括空間方位概念。泰國人借

助於對動物的觀察，特別是從動物背部的朝向出發，通過擬獸模型的思維

方式，將 lǎŋ「背」擴展到表示「上（up）」的空間方位概念。 

 

（18） lǎŋ tûː 

 背→上 櫃子 

 櫃子上面 

  

（19） lǎŋ tûːjen 

 背→上 冰箱 

 冰箱上面 

  

（20） lǎŋ kʰrɯ̂aŋ sákpʰâː 

 背→上 機器 洗衣服 
 洗衣機上面  

 

三、lǎŋ「背」→下（down） 

Lu & Park（2019）在研究泰語身體部位詞 hǔa「頭」的空間方位概念過

程中，提出了一種獨特的角度來理解泰語中空間方位概念的構建方式，特

別是他們提到的就寢模型（sleeping model）（圖 3），可以用來構建「下

（down）」的空間方位概念。 

 

 
圖 3：就寢模型（sleeping model）（Lu&Park 2019） 

 

就寢模型與前面提及的擬人模型和擬獸模型都有所不同，就寢模型是

基於觀察人類在睡眠狀態時的身體平躺姿態而獲得的體驗認知。在這種模

型中，當人類處於平躺姿態時，身體的橫軸成為了定義「上（up）」和「下

（down）」空間方位的基準，其中臉部的朝向自然與「上（up）」相對應，

而背部的朝向則與「下（down）」相對應，又或者說，人類處於平躺姿態，

與地球水準線平行，個體用肉眼看與地球水準線平行的身體平躺姿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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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所能看到的身體部位為臉部，構建「上（up）」的空間方位概念，不

能看到身體部位為背部，構建「下（down）」的空間方位概念（圖 4）。 

 

圖 4：就寢模型5 

 

泰語身體部位 lǎŋ「背」空間方位「下（down）」概念的構建可能涉

到就寢模型的運用，這是一個非典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過程。 

 

（21） pòk lǎŋ 

 封面 背→下 

 封底 

 
例（21）pòklǎŋ 指書本的「封底」，書本置於水準的桌面上，類似于

人類睡眠狀態時的平躺姿態，人類用眼睛看與地球水準的物體時，人類所

看到稱為「上（up）」，不能看到的將稱為「下（down）」，類似的認知識

解同樣在 nâ：「臉」中也出現。 

 

四、nâː「臉」→前（front） 
在泰語中，nâː「臉」最初指的是身體部位的臉部。但 nâː「臉」並不局

限於描述身體部位。泰國人還能通過將 nâː「臉」應用於各種物體、環境

和處所中，並基於擬人模型的思維方式，被用來構建與身體部位相關的空

間方位概念，構建了空間方位「前（front）」的概念。 

 

（22） nâː bâːn 

 臉→前 家 

 家門前 

  

（23） nâː rót 

 臉→前 車 

 
5為了方便理解，本圖在 Lu & Park（2019）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 

個體視角 臉=上 

 
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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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前 

五、nâː「臉」→上（up） 
泰語身體部位 nâ 「ː臉」基於就寢模型（圖 4）構建了空間方位「上（up）」

的概念，這也是一種非典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過程。 

 

（24） phrítthaj roːj nâː khâːwtôm 

 胡椒 撒 臉→上 粥 

 在粥上撒胡椒粉。 

 

（25） râːt nâː 

 澆 臉→上   

 澆在上面（泰國一種麵食） 

 

例（24）nâːkhâːwtôm 指代「粥表面上」，例（25）râːtnâː指代「在

麵食上面澆料」，人類將粥裝在碗裡，將面裝盤裡，置於水準的桌面上，

人類用眼睛看與地球水準的物體時，人類所看到的稱為「上（up）」，不能

看到的將稱為「下（down）」，構建了「上（up）」的空間方位概念。 

如上所述，將身體部位名詞用作空間方位的表達方式是泰國人理解和

描述空間方位概念的一種基本認知機制。這不僅反映了語言的靈活性和創

造力，也揭示了泰國人通過身體感知來理解外部世界的方式。 

伍、nâː「前」和 lǎŋ「後」時間概念的認知識解 

時間概念往往借助隱喻加以表徵。人們總是借用較為具體的概念來表徵時

間概念, 例如將時間比作金錢或河流。在眾多類型的時間隱喻中，借助空

間概念來隱喻時間概念的頻率最高, 也就是說, 空間概念最常被用來描述

時間（Radden 2003）。 

泰國人利用空間方位 nâː「前」和 lǎŋ「後」構建時間概念具有一定

的複雜性。前面我們提到，沈家煊（1999: 182）認為，「前」表未來，「後」

表過去源于人類的生理基礎，「前」為正向詞，「後」為負向詞。 

據此，「前」表未來、「後」表過去應為出現頻率最高，使用面最廣的。

但是，泰語的 nâː「前」和 lǎŋ「後」均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或

未來的時間概念。金泓&黃希庭（2011）提到空間概念並不是雜亂無章的。

在人們的視野中, 有三條基本的空間軸線：前後軸線、上下軸線和左右軸

線。人們總是用「前-後」、「上-下」和「左-右」這三個詞來分別描述由這

三條軸線所構成的基本方向。前後方向和時間順序的關係與時間運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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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Boroditsky 2000; Gentner et al. 2002）。在表徵時間的運動時,存在

兩種隱喻：自我運動隱喻（ego-moving）和時間運動隱喻（time- moving），

這種概念化視角逆轉（perspective reversal）是導致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

的「前-後」概念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的時間概念的原因。 

首先，lǎŋ「後」的時間概念化與時間運動隱喻（time-moving）有關，

我們可以利用圖 5 來直觀感受空間方位 lǎŋ「後」構建時間概念上的認知

心理操作。 

 

 

圖 5: lǎŋ「後」表時間概念的 time-moving 圖示 

 

如圖 5，時間被概念化為移動的客體（TIME IS A MOVING OBJECT），

觀察者（ego）處於靜止狀態觀察時間的位移，向觀察者（ego）位移的那

一面屬於前面，也是最先達到的面，而相對的一面則為後面，是後到達的

面，即尚未到達的時間。如例（26）中的 khraːwlǎŋ 表示下次，例（27）

中的 wanlǎːŋ 表示以後。6 

 

 

而 nâ「ː前」同樣可以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或者未來的時間概念，

 
6 關於 lǎŋ「後」用來認知或理解未來的時間概念這一點，Kullavanijaya（2003）

有著不一樣的解讀。Kullavanijaya 提到如果說話者站立時臉與移動的時間相同，並

且時間從的說話者背後移動，說話者看到的時間一定是經過自己並在自己之前的

時間，說話者背後的時間是看不見的，將其稱為未來。 

 

l ̌ŋ=future 

 
前 TIME 后 

l ̌ŋ=future 

（26） khraːw lǎŋ jàː tham ʔìːk 

 次 後 禁止 做 再、又 

 下次別再犯了。  

   

（27） phóp kan màj wan lǎŋ 

 見 一起 再 天 後 

 以後再見。  



108 《外國語文研究》第三十九期 
 

 

 
 
是由於在焦點-背景視角逆轉（figure-ground reversal）造成的（Lim 2008）。

當焦點（figure）和背景（ground）發生視角轉換時，原先是靜態存在的

觀察者（ego）成為移動的焦點，而移動的時間則成為靜態背景，觀察者

在由過去和未來連結的時間軸上向未來的方向移動，如圖 6 所示。例（28）

中的 dɯannâː表示下個月，例（29）中的 piːnâː表示明年，例（30）中

的 sàpdaːnâː表示下周。 

 

 

圖 6: nâ：表時間概念的 ego-moving 圖示 

 

如上所述，泰語 nâː「前」和 lǎŋ「後」將空間概念作為隱喻載體概

念化時間概念。在這一過程中，空間意義上相互對立的「前」與「後」概

念可以構建同一時間概念域，用來認知或理解尚未到達的未來時間概念，

這是人們在概念化過程中識解視角逆轉造成，lǎŋ「後」表將來的時間概

念是基於 time- 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而 nâː「前」則是在

ego-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 

 

 

ego 

past future 

n ̂ː 

（28） dɯan nâː raw càʔ paj chiaŋmàj 

 月 前 我 助動詞 去 清邁 

 下個月我要去清邁。   

    

（29） lûːkchaːj càʔ klàp maː thaj piː nâː 

 兒子 助動詞 回 來 泰國 年 前 

 兒子明年要會泰國。    

     

（30） sàpdaː nâː miː rian ʔaːcaːn sǒm cʰaːj 

 周 前 有 學習 老師 頌差 

 下周有頌差老師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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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nâː「臉」和 lǎŋ「背」的前置詞化 

前置詞化（prepositionalization）是名詞性詞類到前置詞的轉換過程。泰

語是孤立語，大部分的高頻基礎詞彙以單音節語素為主，缺乏形態的變化，

句中詞序的變化能表達不同的語法意義。因此，泰語前置詞往往會和具有

具體含義的源語素共存，通過句中詞序的變化，重新獲得新的結構。Heine 

&Reh（1984）稱之為組構成分內部的重新分析（constituent-internal 

reanalysis），即語言的表層結構不變，但由於某種原因，其內部構造的邊

界被重新劃分。從共時的角度出發，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

「背」的實詞性特徵和前置詞性特徵共存，逐步形成多重功能詞，並表達

不同的含義。 

例（31）作為表達身體部位臉和背的一個名詞，nâ：「臉」和 lǎŋ「背」

具有名詞所具有的全部特徵，可以充當句子的主語和賓語。 

 

（31） kʰǎw nâː mɯ̌an pʰɔ̂ː  

 他 臉 像 爸  

 他長得像爸爸。  

   

 mɛ̂ː tʰamŋaːn con pùat lǎŋ 

 媽 工作 副詞 疼 背 

 媽媽工作到背疼。  

 

nâː「臉」和 lǎŋ「背」也可以充當名詞短語的中心語，用於描述物體

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領屬關係，對物體子部位進行空間分佈定位。例（32）

指車輛的不同子部位，分別表示車前部和車後部。 

 

（32） tìt klɔ̂ːŋ nâː rót  

 安裝 攝像頭 前 車  

 安裝車前攝像頭。  

   

 nâŋ lǎŋ rót kràʔ bàʔ  

 坐 後 車 皮卡  

 坐皮卡車後面。  

 

例（33）nâː和 lǎŋ 與處所名詞結合，構成中定結構 nâː+ N-LOC 和

l ǎŋ+N-LOC， 作 為 領 屬 結 構 的 中 心 語 保 留 著 名 詞 性 特 徵（nominal 

characteristics），逐漸失去原有的名詞詞義，具備對處所的特定子區域進

行定位功能，nâ：和 lǎŋ 將 N-LOC 的空間範圍劃分為特定的子區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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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挨處所前或者後的區域。nâːbâːn 指家的前面區域，lǎŋbâːn 指家的

後部區域。 

 

 

 

 

 

 

例（34）

V+nâː+ N-

LOC 和

V+lǎŋ+N-LOC 中 nâː和 lǎŋ 已經失去了名詞性特徵，置於處所名詞前，

構成介詞短語修飾動詞，作為參照某事物的地標，指出了火車站相對於學

校的具體位置關係。 

 

（34） sàʔtʰǎːniː rótfaj jùː nâː roːŋ rian 

 站 火車 在 前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前面。  

   

 sàʔtʰǎːniː rótfaj jùː lǎŋ roːŋ rian 

 站 火車 在 後 學校 

 火車站在學校後面。  

 

通過對身體部位名詞 nâ 「ː臉」和 lǎŋ「背」的前置詞化的過程考察，

我們有以下總結。 

第一、句法形態方面，nâː「臉」和 lǎŋ「背」從名詞到前置詞的變化

過程與 Heine et al.（1991b）所提的一致，即名詞（noun）→領屬結構的

中心語（head of genitive construction）→置詞（adposition）。在這一過

程中，身體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發生了組構成分內部的重新

分析。Heine et al. (1991b) 認為，上述句法形態上的演變是在物體域到空

間域的轉換下觸發的。
7
因此，nâ 「ː臉」和 lǎŋ「背」的前置詞化是從（33）

階段開始從名詞短語被重新分析為前置詞短語。 

 

 

 
tìt   klɔ̂ːŋ nâː rót tìt   klɔ̂ːŋ nâː rót 

 
7句法位置的改變和詞義變化是詞彙語法化過程中兩個基本而又互為依存的條件，

許多實詞的語法化過程都是這兩個方面相互影響、共同作用的結果。 

（33） nâː bâːn miː tônmáj  

 前 家 有 樹  

 家門口有樹。  

   

 lǎŋ bâːn miː sǔːan pʰàk 

 後 家 有 園 菜 

 家後面有菜園。  

中心語 前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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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裝 攝像頭 前 車 安裝 攝像頭 在...前面 車 

安裝車前攝像頭。 在車前安裝攝像頭。 

 

 

 

nâŋ  lǎŋ rótkràʔbàʔ → nâŋ  lǎŋ rótkràʔbàʔ 

坐 後 皮卡車 坐 在...後面 皮卡車 

坐皮卡車後面。     坐在皮卡車後面。 

 

第二、語義演變方面，nâː「臉」和 lǎŋ「背」從身體部位到「前」和

「後」的空間概念時，最先指代的是身體部位，然後再擴展到表示無生命

物體的前面或者後面區域，緊接著指代緊鄰該物體的區域，最後表示與該

物體相鄰但分離的空間。因此，語義的演化經歷了以下四個階段（Heine 

1997：44）。 

從身體部位到空間概念（四階段場景） 

第一階段:人體的某個區域（a region of the human body）→例（31） 

第二階段:（無生命）物體的一個區域（a region of an (inanimate) 

object→例（32） 

第三階段:與物體接觸的區域（a region in contact with an object）→

例（33） 

第四階段:與物體分離的區域（a region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例（34） 

以身體部位 lǎŋ「背」為例，其從身體部位向空間區域轉變的場景可

以參照圖 7 所示。 

 

 

圖 7: 從身體部位向空間區域的概念轉變的場景（Heine 1997：44） 

 

第三、語言是現實的編碼體系，首先將混沌、連續的現實現象進行分

析概括，轉化為概念性的語義，並在此基礎上不斷加工，抽象化為語法形

中心語 前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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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個概念向另一個概念的轉移，也會影響用於該表達的詞彙類型的狀

態，當物體範疇中的一個項被用來概念化空間範疇中的一個項時，就會觸

發名詞性詞彙到副詞性詞彙（副詞或附置詞）的語言演變。泰語 nâ 「ː臉」

和 lǎŋ「背」從名詞到前置詞「在...前面」和「在...後面」的語法化符合實

詞虛化為語法成分的一般規律，也符合一詞多義（polysemous）發展的規

律,反映了人們在客觀世界中的體驗的不斷發展和對周圍世界的深入思考，

也反映了認知語言學中的經濟原則和省力原則，提高語言符號的使用效率，

使用更少的符號表達更加豐富的內容。 

柒、結論 

本文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內，我們討論了泰語身體部位名詞 nâ：「臉」

和 lǎŋ「背」時空概念形成的認知機制，探討了泰國人利用單一身體部位

構建多維度空間方位概念以及對立的空間方位概念構建同一時間概念的

體驗認知過程，並針對身體部位詞 nâː「臉」和 lǎŋ「背」前置詞化現象

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首先，泰國人利用 nâː「臉」構建「前」、「上」和利用 lǎŋ「背」構

建「後」、「上」、「上」等空間方位概念的過程中，同時運用到了三種認知

模型，包括擬人模型、擬獸模型以及就寢模型，人們通過隱喻將身體部位

映射至空間方位概念，nâː「臉」和 lǎŋ「背」都可以用來構建多維度空間

概念。其次，我們還分析了 nâː「前」和 lǎŋ「後」作為對立的兩個空間

域概念化時間域過程中出現一致現象，並探討了其發生的認知動因，其中

lǎŋ「後」表將來的時間概念是基於 time-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

的，而 nâː「前」則是在 ego-moving 時間隱喻上概念化形成的，同一概

念在人們概念化視角的逆轉造成了不同的語言表徵結構。最後，我們從句

法形態和語義演變兩個角度，討論 nâː「臉」和 lǎŋ「背」前置詞化現象

進行了討論。通過綜合相關文獻資料發現，該類型的語法化過程是非常普

遍的，當 nâː和 lǎŋ 物體範疇中的一個項被用來概念化空間範疇中的一個

項時，就會觸發名詞性詞彙到前置詞的語言演變，所以，從名詞 nâː和 lǎŋ

到前置詞「在...前面」和「在...後面」的演變符合實詞虛化為語法成分的

一般規律，也符合一詞多義發展的規律。 

總而言之，身體是最基本的人類經驗，為喚起聯想的人類定位提供

了「具體」的參照點，往往被用來理解不太具體的概念。而泰語的身體

部位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詞群，具有多義性和多重功能性。除了泰語身體

部位名詞 nâː「臉」和 lǎŋ「背」之外，還有眾多基於身體部位構建的有

趣語言現象還待發掘。我們希望通過本研究來擴充泰語身體部位詞的相

關研究，給其他研究者提供參考，為泰語研究和泰語教學實踐提供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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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參考，通過研究身體部位來揭示泰國人概念結構和認知、理解世界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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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身體部位詞 nâː「臉」和 lǎŋ「背」  117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Xinhui Lu 
Department of Thai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Pujiang institute  
No.9, Li Xue Rd. 
Lishui Dist. 
211200 Nanjing City 

China 
 
njpji111948@163.com 
 

Submitted Date:  October 14, 2023 
Accepted Date:   April 22, 2024  



118 《外國語文研究》第三十九期 
 

 

 
 
 


